
第⼀章：醉汉帮

罗兰·⻢尔科威调整了⼀下他的亚麻布领⼱，⼀边⼤步迈进
⼩酒馆温暖光芒中，⼀边把身上这件朴素衬衫领⼝的纽扣⼜
松了⼀颗。诸神啊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

酒馆充斥着喧闹声和熟悉的⽓味。舞台边上，⼀群学⽣正在
激烈地论辩；另⼀个⻆落⾥，⼏个⼈正在⽐赛投⻜镖；⼀⽀
四重奏乐队在演奏，有⼏个男⼈在跳舞，其中两⼈在接吻。

在罗兰的记忆中，这家酒馆仿佛就是⼈世间最不羁、最放
荡、最迷⼈的地⽅。它曾是⼀个庇护所，在这⾥他可以做⾃
⼰，同时也可以不做⾃⼰——这⼀点尤其重要。他不再是罗兰
·⻢尔科威王⼦，只是杰克——⼈⼈皆知这是个假名。他曾是
学者之⼦，是来看望商⼈叔叔的侄⼦，是屠夫家的孩⼦，是
农夫出身的⼩伙⼉。随着他的脸被越来越多的⼈所记住，各
种假身份编也编不圆了，他就⼲脆当个“⼩⻢倌”，再也没变
过。如果有⼈试图来跟他谈论他的⾏当，他也能回答得头头
是道——⻢倌跟扈从⼲的活⼉差不多，归根结底，这⼀⾏也就
跟做骑⼠差不多了。

现在，没⼈会把我误认成⻢倌了。⼈们在他进⻔时转脸看去
——罗兰认得其中⼀半的⾯孔，但他认为这些⼈中没有谁认得
出他。他已经离开四年了，在边境过着⼠兵的⽣活。他也许
还能冒充⼀下⼲⼒⽓活⼉的，好⽐采⽯⼯，但肯定当不成⻢
倌了。请不要把我认成⼠兵，今晚的我不想当⼠兵。⾄少，
他不必担⼼会有⼈把他当成王⼦——平⽇⾥那身奢华的贵族⾏
头，使得他这身朴实的打扮像⾯具⼀样有迷惑性。



罗兰的⽬光游荡到吧台的⼀个⻆落，在那⾥，他第⼀次吻了
男⼈——其实对⽅也不过是个男孩，虽说⽐他⼤了⼏岁。那滋
味可谓⼤逆不道⾄极，透着美味的罪恶感。现在想来，他们
那笨拙的探索之吻实在天真得可爱。罗兰还在这⾥的⼀间私
密客房⾥失去了他的童贞——在另⼀个男⼈的怀抱⾥⽓喘吁
吁，抒发着⾃⼰的快感。就连那，如今看来也显得甜蜜⽽纯
洁。

他的伙伴⻢库斯在当时就已明了他的本⾊，并在三年后与他
⼀起奔赴边境。⽽如今，⻢库斯躺在⼀座⽆主的坟茔⾥，就
在那座新⼭头的某个坡上，那座⼭被他们命名为“⽯冢⼭”，
因为那⼭上的⼟壤饱浸鲜⾎。

罗兰闭上眼睛，⼜睁开。在这⾥他是安全的。他强迫⾃⼰不
去想⻢库斯，向屋⼦的另⼀头⾛去，穿⾏于⼀桌桌打牌⼈之
间，穿⾏于聊天调情的男⼈们、夜晚出来玩乐的定情恋⼈、
渴望与陌⽣⼈来⼀发的⼩年轻、还有殷勤揽客的娼妓们中
间。除了那份旧⽇的怀念和⾃在的感觉之外，罗兰说不清⾃
⼰到底在寻找什么。他不介意今晚与⼈云⾬⼀番，但这对他
来说也是可有可⽆。

⼀名脚步不稳的男妓撞进了罗兰怀⾥。他接住那⼈，扶他站
好。“噢，你好啊。”年轻男⼈咕哝道。他⽪肤黝⿊，嘴唇红
润，眼睛周围瞄着⾦线——太漂亮了，不太合罗兰的⼝味，但
依然不失为⼀份可餐的秀⾊。年轻男⼈的视线上下⼀扫。突
然间，罗兰出汗了。他的灰褐⾊⻢甲和⻓裤⾜够帮他掩饰身
份吗？素⾊⽺⽑衫的袖⼦遮住了他惯于挥舞宽刃剑的双臂，
也遮住了上⾯的伤痕；修剪整⻬的胡须掩盖了他下巴上的那
道疤——是被狼⽛棒弄伤的。罗兰不⾃觉地注意到他的⻓裤不
够宽松，没法完全隐藏惯于夹紧战⻢的⼤腿肌⾁。拜托，不



要叫我⼠兵。

那男妓舔了舔嘴唇，⼀只⼿娇滴滴地放在罗兰的胸前，俯身
在他⽿边喃喃道：“不收费哦。”

呵，这倒新鲜。他不知是该受宠若惊，还是该检查⼀下⾃⼰
的钱包是否安在。

“不了，多谢。”他勉强答道。

年轻男⼈带着俏⽪的笑容晃晃悠悠地后退，他真的很美。
“好吧，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……”他把⼀张纸塞进罗兰的胸前
⼝袋。

罗兰听到附近桌⼦有⼈在窃笑，还捕捉到了“好身板”和“俊
美的莽汉”这样的字眼⼉。

这让他不禁有些惊讶，尽管他也知道这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
情。身在边境的四年时间让他的体格和⼼智都发⽣了改变。
倘若在路上和这⾥的绝⼤多数男⼈打个照⾯，他都会拿出狼
看待哈巴狗的姿态。然⽽，从他踏进“醉汉帮”酒馆⼤⻔的那
⼀刻起，他觉得⾃⼰⼜回到了少年时代——瘦瘦巴巴，毫不起
眼。

看来，你再也回不去了。

终于，他到了吧台旁。⼤多数凳⼦都没⼈坐，看来客⼈们都
去别的地⽅寻求更好玩的乐⼦了。他注意到还有⼀个⼈在吧
台另⼀端喝着酒——⼀个穿炭灰⾊⻢甲和⿊⾊⼤⾐的瘦削男
⼈。他看起来似乎是个学⽣。



罗兰仿佛能听到⻢库斯的声⾳在他脑海中响起：你迟早有⼀
天栽在学⽣⼿⾥，王⼦。你知道他们是拿不出嫁妆的，对
吧？

他冲这份回忆笑了笑。吸引年少时的他前往“醉汉帮”的原因
之⼀，就是这⾥⽐邻⽶斯塔拉⼤学——早在“⼤崩裂”之前，这
所学校就已经建⽴。这所⼤学曾设有魔法研究课程，彼时魔
法是只在少数地区才有的稀罕物，是助兴的把戏，⽽不是什
么⾜以破坏世界的危险存在。

罗兰这才想到，他已经很久没有跟那类⼈交谈了，他们热衷
于探寻万物本质，⽆论那属于嵌合⽣物……或是神秘语⾔……或
是⽥⿏。

他点了⼀杯酒，⾛到那名学⽣身边。那⼈坐在吧台边，单臂
搁在台⾯上，正注视着房中发⽣的⼀切。他有⼀头深棕⾊的
头发，因为蓄得太短⽽不合潮流，瘦窄的脸上⼀层胡茬，看
样⼦有三天没刮了。

罗兰在他身边坐下。“这周有考试吗？”

陌⽣⼈慢慢转过身。他戴着银边眼镜，那双⼜⼤⼜⿊的眼睛
在镜⽚后⾯显得更⼤了。他的⽬光⾥带着可怕的锐利，与他
的体型、服装和⾯貌很不相称。罗兰突然明⽩为什么他会独
⾃坐在这⾥。

下⼀刻，这男⼈眨了眨眼。他的脸上显露出⼀个短暂⽽羞涩
的微笑，那笑容⼀时间将他那张令⼈⽣畏的脸变成某种更柔
和、更年轻、更充满好奇⼼的东⻄。这笑容只持续了瞬间，
但它带来的变化着实令⼈惊奇，罗兰恨不得⽴刻再看⼀次。



那⼈低头看了看他的酒杯。“差不多吧。”

罗兰张嘴想说⼀句关于考试的陈词滥调，但说出来的却是：
“从前我经常来这⼉的，后来我离开了⼀段时间。我很想念
这地⽅。”

陌⽣⼈侧头看了他⼀眼。他绝对⽐罗兰⼀开始预想的要年
轻，嘴唇周围和下巴上那圈不成型的胡⼦使他的脸显得更⽼
成，却没能掩盖住他颀⻓的脖颈和没有皱纹的眼周。他有着
不常在户外活动的⼈所独有的苍⽩⾯容。“这是我第⼀次
来。”

“你是从外地来的？”

男⼈点了点头。

罗兰伸出⼀只⼿。“我叫杰克。你想⽤什么名字？”

⼜是那个转瞬即逝的微笑。罗兰想知道⾃⼰该说些什么才能
留住它。

“这样问⼀个⼈的名字可真够奇怪的。”陌⽣⼈说。

罗兰耸了耸肩。“在这⾥，我们并不总是⽤本名，只要告诉
我你希望我怎么称呼你就⾏了。”

陌⽣⼈思忖了⼀下。“瑟尔。”

“欢迎光临‘醉汉帮’，瑟尔。我向你推荐这⾥的⻨芽酒、鳗
⻥馅饼、家常红酒和苹果酒。这⾥的⽩葡萄酒很糟糕。如果



他们让你喝私酿烈酒，建议问问是不是有谁拿钱要买你的
命。”

他本来指望能再赚得⼀个微笑，但瑟尔⼜开始四下张望起
来。“真有这么多男⼈都……？”

罗兰不禁猜想，瑟尔是不是从东部的法尔科斯塔来的。法尔
科斯塔的祭司和君主容不下像罗兰这样的男⼈，容不下像罗
兰的姐姐这样的⼥性君主，也容不下⽶斯塔拉⼤学开设的许
多课程。罗兰就是在这种信念的阴影下⻓⼤的，⽽这种信念
对⼀个王国……或是⼀个男⼈会有怎样的影响，他也有过苦涩
的领悟。

“是的。”罗兰简单回答道。他犹豫了⼀下，⼜说：“你爱上
什么⼈，是你⾃⼰的事，别⼈谁也管不了。”话虽如此，瑟
尔也可能会指出，事情并⾮总是如此。

忽然间灵光⼀闪，罗兰知道了，他的这位酒伴准是使团中的
⼀员。这就可以解释他对“醉汉帮”的惊奇，解释他的害羞谨
慎，还有他的犹豫不决。当然，他不太可能是什么重要的政
治⼈物——那样的⼈是不会冒这样的⻛险的。看那双⼿，他像
是⼀名抄写员或者私⼈秘书。

罗兰感到⼀阵揪⼼的愧疚。瑟尔多半以为⾃⼰不会在这⾥遇
上王宫⾥的⼈——那些可能会出卖他的⼈。罗兰想说，“你可
以信任我。就算今后我们碰巧遇到对⽅，也不要忘了这⼀
点。”

但他不想吓到这男⼈，不想激起不愉快的回忆。他希望瑟尔
能够放松，享受属于⾃⼰的⾃由时刻。



瑟尔喝完了他的酒，⼜点了⼀杯。罗兰认为他这是努⼒在给
⾃⼰壮胆。“在这种地⽅，⼀个⼈要如何……接近另⼀个⼈？”
他的语⽓听起来像是在试图解⼀道数学题。

罗兰咧嘴⼀笑。“嗯，⼀般来说，你⾸先得从字⾯上去接近
他们。⽐如说，在吧台边挨着对⽅坐。”

瑟尔的⽬光倏地⼀下看向罗兰的脸，那短暂的微笑再次闪现
——这回是⼼领神会的会⼼⼀笑。他可能对亲密的你来我往没
有把握，但他并⾮那种做事没把握的⼈。罗兰意识到⾃⼰想
问瑟尔究竟是做什么营⽣的，想知道他做本职⼯作时该是⼀
副什么模样。想着想着，脑⼦⾥忽然蹦出“精明⼲练、能⼒
超群”这样的字眼⼉。

“然后，”罗兰继续道，“你可以就菜品开⼀个烂玩笑。什么
样的玩笑都可以，你只是想看那⼈笑。理想情况下，你想要
看到他哈哈⼤笑，但有些⼈可没那么容易被打动。”

“有些⼈就是没有幽默感的刁⺠，”瑟尔说，“不是你没做
好。”

罗兰轻笑⼀声。

瑟尔咧嘴笑了。

罗兰想让他整个晚上都咧嘴笑。“接下来，”他继续说，“你
跟他要为⾃⼰找⼀些除了对⽅以外的关注点——盯着刚认识的
⼈的眼睛看，你会惴惴不安的。”当你不笑的时候，凝视着
你的眼睛就像在凝视深渊。



瑟尔的身⼦向前倾了⼀下，他的声⾳变得柔和⽽低沉。“⽐
如说？”

罗兰吞了吞⼝⽔。他是真的，真的想要把⽬光转移到别的地
⽅。“嗯，有些男⼈会建议玩⻜镖或纸牌，或者去听学⽣辩
论，这样他们就有话可说了。”

瑟尔抿了⼀⼝酒，⽬光始终集中在罗兰的身上。“学⽣们正
在讨论⼟地⼲涸的问题，讨论这样下去会发展到什么程度，
是否可以通过魔法或科学来扭转。这似乎不是⼀个合适的……
话题。”

罗兰深感同意。“还得穿过⼀群⼤喊⼤叫、胡⾔乱语的⽩
痴，才能加⼊到辩论中，”他说，“如果你的新朋友看起来⽐
较害羞，这对他来说可能是⼀桩酷刑。”

那嘴⻆微微⼀翘。算不得完整的微笑，但也算有所进展。

“不听辩论的话，”罗兰继续说，“你可以提议为他看⼿相，
因为你在这⽅⾯颇有⼀番能耐。”

瑟尔突然爆出⼀阵笑声。

这反应倒是罗兰不曾料到的。在法尔科斯塔，魔法和这个绅
⼠俱乐部⼀样，都被法律所禁⽌。鉴于瑟尔在情爱⽅⾯与他
趣味相投，罗兰本指望他会对魔法表达⼀些开明的看法。然
⽽，瑟尔笑得眼睛眯成⼀条细缝，在凳⼦上前仰后合。然
后，他迅速控制住表情，说：“你是个魔法师？”

“我⾃有⼀番能耐。”罗兰摆出神秘兮兮的⼝吻说。



瑟尔挑起⼀边眉⽑，那样⼦就像正在敷衍⾃⼰孩⼦的⽗⺟。
罗兰对此不以为意，于是说道：“如果⼀个男⼈不想陪你玩
下去，那你就真的没有办法留住他了。你应该⼀⾛了之。”

瑟尔把吧台上摆在两⼈之间的⼿翻了个⾯，动作微乎其微地
向罗兰的⽅向⼀推。他的⼀边眉⽑还是挑起的，他⼀句话也
没说。

罗兰将⼀只⻓满⽼茧的⼤⼿滑到瑟尔那只光滑的⼿掌下。他
感觉到瑟尔吸了⼀⼝⽓。你不习惯被⼈触碰。他本可以顺势
握住瑟尔的⼿腕，但他没有，⽽是⽤拇指和⻝指轻轻按住那
纤细的⻣骼。罗兰放下酒杯，⼀只⼿指划过瑟尔的⼿掌，假
装在研究。

罗兰拿出评估战场的脑⼒，留意到瑟尔给他的是右⼿，⽽他
之前⼀直⽤左⼿端他的酒杯。你是左撇⼦。⼀个没有⼼机的
⼈会把他的惯⽤⼿递给我，但你害怕有诈，⽽且你⼼思复
杂，所以你把另⼀只⼿递给了我。他让⾃⼰的⽬光飘向视野
边缘，偷瞄瑟尔的⾐服。在那件⿊⾊⼤⾐的掩盖下，他基本
上看不出什么来，但他瞥⻅了那⻢甲的边缘——布料看起来不
错，但这款式早在罗兰祖⽗当政时就不时兴了。

“怎么样？”瑟尔说，他的声⾳⾥平添了⼏分兴奋。“我还能
活多久？你知道我要怎么才能变得富有并收获爱情吗？”

罗兰⽤⼀根⼿指抚摸瑟尔的⼿腕，⼀路滑上他的⼿臂，那⾥
的⽪肤很光滑，蓝⾊的⾎管若隐若现。瑟尔不再说话了。罗
兰可以肯定，他停⽌了呼吸。

“你⼀个⼈住。”



“猜得好，”瑟尔⼩声吸着⽓说，“但猜错了。”

“你感觉只有⾃⼰⼀个⼈，”罗兰继续说，不受对⽅挑衅，
“你感觉被困住了。你穿着别⼈的⾐服，顶着别⼈的想法。
你想要改变，但你不知该如何改变。你不相信任何⼈，甚⾄
是你⾃⼰。”

瑟尔猛地抽回⼿。罗兰抬起眼睛，看到的是⼀副货真价实的
愤怒表情。我为什么要这样说？他找补道：“如果你想⽤些
⼩把戏来跟⼈互动，你也许不该郑重其事，谈笑⻛⽣就好。
没⼈喜欢夸夸其谈的江湖骗⼦。如果你犯了⼀个错误，你也
许应该讲个笑话，尽管可能为时已晚。”

瑟尔的呼吸变得急促。

罗兰舔了舔嘴唇。“我不太擅⻓魔法。”

“看出来了。”瑟尔不客⽓道。

罗兰的肩膀垮了下来。“⽽且实话实说吧，我已经很久没有
试着跟陌⽣⼈调情了，技艺⽣疏了。我很抱歉。你应该找别
⼈教你其中诀窍。这⾥是个好地⽅，我希望你能够尽情享
受。”

他起身离开。没想过会被叫回去，所以当瑟尔突然伸⼿拉住
他的胳膊时，他吃了⼀惊。“等等，”⼩个⼦男⼈捏了捏⿐
梁，紧闭住双眼，“拜托……就……等⼀下。”

罗兰⼜坐了下来。“没关系，”他柔声说，“是我越界了。这
⾥有很多男⼈不会——”



“我可从来没想过与陌⽣⼈调情，”瑟尔打断了他的话，“我
不知道正常⼈是怎么做的。我想学。”

罗兰做了个苦相。“跟别⼈说‘你很孤独’或者‘你不信任⾃
⼰’，其实并不正常。我不应该说那些话。”

瑟尔并没有完全看向他。“我和我的继⽗住在⼀起，他快死
了。我确实感觉孤单⼀个⼈。这身⾐服是他的。”

罗兰眨了眨眼。没等他考虑清楚，冲⼝⽽出道：“我⽗亲刚
过世。”

瑟尔的⽬光倏地转到他脸上。罗兰读不懂那表情，但其中可
能包含了同情——他决定这样去想。

“这就是我回家的原因。”罗兰说。“事发很突然。当时我不
在场，现在我感觉⾮常难受。我的家⼈争来吵去。这让⼈很
难过，但是……”他的视线蜻蜓点⽔地掠过室内，“我想念这个
地⽅，它感觉很安全。这就是我今晚来这⾥的原因。”

久久地停顿后，瑟尔说：“那么……如果我这堂课学得没错的
话，在‘为你的对象表演⼀个助兴把戏’之后，下⼀步就是
‘倾诉你的希望和恐惧’？”

罗兰吞下⼀声笑。“我不信你还能考据出⼀个反例来。”

“你掌握的东⻄⽐我多。”

罗兰⼤胆⼀试，再次⽤指关节拂过瑟尔的指关节。⻅瑟尔没
有抽⼿，罗兰把两⼈的⼿指勾在⼀起。他直视着那双⿊眼



睛，继续低声说：“即使你不擅⻓魔法，我仍推荐看⼿相，
因为这样你就有借⼝握住另⼀个⼈⼿了。”

瑟尔吞了吞⼝⽔。“我会谨记的。”

他们的脸相距只有⼏吋远。瑟尔的眼镜反射着光线，使他的
眼睛看起来很⼤。

“如果你想吻⼀个陌⽣⼈，”罗兰低声说，“最好先问问。”

瑟尔冲他眨了眨眼，⻓⻓的睫⽑拂过镜⽚。“那样做难道不
会很扫兴吗？”他⼩声回道。

“如果你把他吓到，那就更扫兴了。”罗兰说。他将另⼀只⼿
轻轻放在瑟尔的下巴上，这么⼀个简单的接触就让对⽅差点
跳起来。“特别是，如果他看起来不习惯被触碰的话。”

瑟尔再次眨眼，这次动作慢了许多。罗兰⽤拇指抚摸着他下
巴上的胡茬。“我不是故意这么傻的。”瑟尔呼着⽓说。

“你不傻，”罗兰喃喃道，“我可以吻你吗？”

“可以。”

瑟尔的嘴⽐他的⼿要温暖得多，但同样带着谨慎。罗兰捧着
他的脸，指尖在他的喉咙和颧⻣的轮廓上划过。当瑟尔终于
张开嘴时，这感觉就像得到了⼀份赠礼——来⾃⼀只野⽣动物
的信任。罗兰⽤⾆头轻舔过瑟尔的，感觉到他在颤抖。他真
希望他俩不是坐在凳⼦上，⽽是⼀起蜷在⼀张沙发上，最好
是这⾥某间私密客房的床上。罗兰想解开那件⽼⽓横秋的⻢
甲和那件借来的衬衫的扣⼦，好满⾜对⽅的渴望——他能感觉



得出来。你不习惯被触碰，但你想要被触碰。

瑟尔终于抽开身。他深深地呼吸着，右⼿紧紧地捏着罗兰的
⼿，⽽左⼿已经伸到了罗兰的胸前。“我得⾛了。”他悄声
说。

罗兰咽下满⼼的失望，点了点头。

瑟尔舔了舔嘴唇。“这真是……很有指导意义。”

罗兰努⼒不让⾃⼰皱眉。

瑟尔似乎意识到说错了话，于是补充道：“我很想留下来，
杰克，但我明天有⼀个棘⼿的会议。我需要休息好，保持思
路清晰。”他动⼿捋了捋⾃⼰的头发。“我觉得我现在的思路
不是很清晰。就当这是我在夸你吧。”

罗兰笑了。“我明天也有⼀个会议。我很想告诉你，等开会
开到⽆聊的时候，我的思绪会转悠到哪⼉去，但我不想让你
难为情。”

那张笑脸⼜露出来了，脸颊上还有⼀抹淡淡的⾊彩。

“你笑的时候很可爱。”罗兰说。

瑟尔思忖了⼀下。“也许我可以明天晚上再来。”

罗兰的⼼像⼩⻦⼀样扑腾了⼀下。同时，他胯下的⼆两⾁也
提醒他：明天是⼆⼗四⼩时后。再说了，瑟尔的⼼境离想跟
他上床还有⼀段很⻓的距离。为什么你就不能选⼀个对⾃⼰
的定位⼼知肚明的对象呢？但罗兰的嘴巴已经动了起来：



“我可以在七点之前到。”

瑟尔此时的笑容⾥透露出了⼀丝兴奋——这是⼀个男⼈意识到
⾃⼰的影响⼒⽐预想的要⼤时流露出的愉快表情。“那就七
点。”他说，从罗兰的⼿中抽回⼿。他⾛了，虽然“醉汉帮”
似乎依然是个安全之所，但也似乎有点不那么有趣了。

 
 
 
 
第⼆章：约会

瑟瑞斯很清楚，来国都的第⼀个晚上就去绅⼠俱乐部，算是
他做过的相当愚蠢的决定之⼀。他告诉⾃⼰，他只是去观察
——看看普通⼈在空闲时间都做些什么。和其他男⼈⼀起。在
公共场合。

“醉汉帮”似乎是⼀个不错的地⽅。来⾃他⽬光的威慑⼒，很
快就把那⼏个敢于跟他说话的傻⽠打发⾛了。然后，那名骑
⼠⾛了进来。

瑟瑞斯⻅过许多骑⼠。即使穿着不起眼的⾐服，他们的⼀举
⼀动也⾃有独特之处——那是⼀种只有掠⻝者才具备的⾃信。
这个骑⼠看起来像是从挂毯⾥⾛出来的——⾦⾊的头发，末梢
打着卷，饱受阳光亲吻的⽪肤。他宽阔的肩膀把廉价衬衫和
⻢甲的布料都绷紧了，那身⾐服准是他外出游乐时的选择。

酒馆⾥最漂亮的舞者⽴刻来到骑⼠跟前，并跌⼊了对⽅怀
⾥。这个身着红⾊丝绸、腰如⽔蛇的舞者紧贴上骑⼠魁梧的



身躯，形成养眼的对⽐，瑟瑞尔也不禁感到赏⼼悦⽬。这两
个⼈，让他选的话，他不确定⾃⼰会选择哪⼀个……假如他是
会在这种情况下作出选择的⼈的话。他以为这两⼈会⼀拍即
合，离开酒馆。

看到骑⼠彬彬有礼地放开舞者，⼀路朝吧台⾛来时，瑟瑞斯
很是惊讶。当骑⼠在他身边坐下并……开⼝说话时，他更是惊
奇。瑟瑞斯转过身来，⽤他标志性的“滚开！”眼神瞪那⼈。
骑⼠那张平易近⼈、下巴⽅正的脸，即使凑近了看也那么完
美。他的眼睛是蓝⾊的，被阳光晒得黝⿊的脸颊把⾦⾊的睫
⽑衬托得闪闪发光。

不可能有真⼈⻓成这样。

瑟瑞斯意识到⾃⼰没在瞪眼了，于是把⽬光移开。骑⼠似乎
认为他是⼀名学⽣。没等瑟瑞斯明⽩过来发⽣了什么，他们
已经开始对话了。

为什么不呢？瑟瑞斯脑⼦⾥那⼀⼩块出卖他本性的区域咄咄
逼⼈，让他去攫取⾃⼰想要的东⻄。妈的，为什么就不能⾛
进绅⼠俱乐部，做⼏个⼩时的⼤活⼈？为什么就不能学学如
何与陌⽣⼈调情？你做过的那些事，说出来会让这⾥的所有
⼤男⼈把晚餐呕出来，没准还会连理智⼀起呕掉。跟那⽐起
来，调情有什么难的。

问题是，他们还没聊上⼗分钟，瑟瑞斯就想做⽐调情更进⼀
步的事了。与杰克交谈很轻松。他开朗乐观，耐⼼地读解着
他俩这复杂的社交舞步，并以⼀⽬了然的真诚把⾃⼰的感受
分享给对⽅。瑟瑞斯发现⾃⼰透露了⼀些不该透露的东⻄。



然后，杰克吻了他。这本不该意味着什么。杰克是个陌⽣⼈
——还是⼀名骑⼠，诸神在上啊。“杰克”甚⾄不是他的真名。

瑟瑞斯发现⾃⼰在思考亲吻“应该”是种怎么样的感觉。只要
把嘴微微张开⼀条缝，你就仿佛将⾃⼰的灵魂也打开了似
的，这种算是正常吗？⼈在接吻时，是不是总会觉得肚⼦⾥
⾯在融化？是不是总觉得你全身的⽪肤像⼼跳那样突突搏
动？

他不知道。

他想知道。

离开酒馆时，瑟瑞斯本该感到忧⼼忡忡。明天，他就要进王
宫，去开创历史。那之后，假设他能活下来，他有⼀个……⼀
个……“约会，”瑟瑞斯把这个⽣疏的词念出了声，“我明天晚
上有⼀个约会。假如我没被⼈杀死的话。”

 
 
 

第三章：黛芙妮

罗兰回宫之时，发现黛芙妮已经在等他了，不由得⼼下⼀
震。她坐在他的书房⾥，穿着⼀件⾦⾊的便袍，正在那张书
桌前看书——那桌⼦仿佛已经不再属于他了。早上她为他接⻛
时挽成精致发辫的栗⾊⻓发，现在软软地垂在她的脸庞边。

“黛芙。”他开⼝道。她抬起头，那双属于⽗亲的灰⾊眼睛看



着他。罗兰⼀时惊得说不出话来。“陛下。”他改⼝道。

黛芙妮叹了⼝⽓，合上了书。“罗兰，这⾥只有我⼀个⼈。”
她合上双⼿，看向别处。“当然，你换个地⽅‘陛下’我还是
很领情的。”

罗兰点了点头。黛芙妮⽐他⼤四岁，是他们⽗亲指认的继承
⼈，她从⼩就被培养起来以接⼤任，⽽且能⼒超群。然⽽，
法律并⾮既定如此，⼀如有关“醉汉帮”⾥的男⼈们的那些条
⽂。直到⼗五年前，⼥⼦还不能继承遗产。阿诺多·⻢尔科
威做了许多改⾰，然⽽由于他的英年早逝和国家所⾯临的危
机，这些改⾰变得进退两难。

“坐下吧，罗兰。”黛芙妮说。

罗兰坐了下来，莫名觉得⾃⼰像个⼩孩⼦，想知道接下来会
不会因为寻欢作乐被教训⼀通。想起身上的平⺠⾐服、身侧
萦绕着的廉价酒⽔和烟草的⽓味，再想到他的王姐必然已经
得出的结论，他不由得惭愧起来。

待她在下⼀刻开⼝，他才意识到让她忧⼼忡忡的是更郑重的
问题。“我打算与拉蒙特结盟。具体说来，我打算与安东王
⼦结婚。”

罗兰眨了眨眼。“他都快四⼗岁了。”

黛芙妮不说话。

罗兰思忖了⼀下。“这会使法尔科斯塔那边不爽。”

黛芙妮把玩着⼿中的笔。“我知道。诺雷斯国王倒是有⼀个



未婚配的⼩⼥⼉……”

罗兰的⼤脑花了很⻓时间才理解到他的⽿朵听到的内容。
“你在……考虑派我去法尔科斯塔和亲？”

黛芙妮没有完全直视他。“我们会组成⼀个鲜明的联盟。我
们可以怀着对彼此的信⼼，团结起来对抗佐尔塞斯坦。”

罗兰⽓急败坏道：“黛芙，你知道……”你知道我的喜好。你知
道那样做会只会让我⼀⽣凄惨。

黛芙妮放下笔，揉着⾃⼰的太阳⽳。“我倒是巴不得把你嫁
给⼀个王⼦呢，罗兰。”

“我谁也不想嫁！”

眼看他这么难受，黛芙妮还是⼀副耐⼼⼗⾜的样⼦，真令⼈
⽓急。她说：“佐尔塞斯坦已经准备好要占领⼭隘了吗？回
答我是与不是。”

罗兰吐出⼀⼝⻓⽓。“是。过去这⼀年⾥，战况很不如⼈
意。他们夺取了⼀个⼜⼀个我们驻防的地⽅。哈斯塔费尔⼿
下⼠兵的表现，黛芙妮……你要是⻅了，会以为他们才是保家
卫国的⼀⽅。他们打起来就像被附身了⼀样，即使被撕成了
碎⽚，他们还是⼀往直前。⽽且不光是⼈，有时他还派⼀些
⽣物——”他打住话头。

黛芙妮那副政治家的⾯具松动了⼀下，同情⼼悄悄暴露出
来。她俯身向前，捏了捏他的胳膊。“关于⻢库斯，我很遗
憾。我对他们所有⼈都感到遗憾。”



罗兰⽤另⼀只⼿紧紧按在姐姐的⼿上。“我们在边境上与魔
物作战。不仅仅是⼈，黛芙妮，还有魔物。”他强迫⾃⼰的
意识待在这个光线柔和的房间⾥，这个安全的地⽅。

“我们败局已定，”黛芙妮⼩声说，“假如我们的邻国愿助⼀
臂之⼒，我们或许能阻⽌哈斯塔费尔。不巧的是，在过去的
两百年⾥，我们与邻国纷争不断，所以要费⼀番⼝⾆才能把
他们请来谈判桌边来。但如果我们陷落了，他们就是下⼀
个，他们也明⽩这⼀点。”

“你会成为⼀名伟⼤的⼥王，黛芙。如果你成功化解这次危
机，这将是史⽆前例的。”

她捏了捏他的胳膊，然后苦笑着松开了⼿。“⽽这⼀切的代
价是让我弟弟⼀⽣凄惨。”

罗兰扮了个苦相。“你是真⼼想嫁给安东吗？”

“实际上，我真的想。过去⼀年⾥，我们⼀直在通信，还⻅
过两次⾯，包括昨天那次。我喜欢他。”

罗兰舔了舔嘴唇。“很好。我不愿看到你不开⼼。”

“我也不愿看你不开⼼。我还没有给出任何承诺。罗兰，我
必须知道你想要什么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

“你喜欢男⼈，这是否意味着你压根就不想结婚？还是说，
你只想要⼀个会睁⼀只眼闭⼀只眼、对房中事不上⼼的妻
⼦？你和⽗亲⼀样是个战功卓著的英雄，⼈⺠热爱你。这样



的你，有点威胁到我。”

罗兰不想理解其中之意，但他到底是理解了。“封⾂们建议
我登基吗？是温斯洛普叔叔在背后指使的吗？”

黛芙妮舔了舔嘴唇。“我有听到⼀些流⾔。现在这种情况
下，我⽆法承受⼀场内战，罗兰。我不能与佐尔塞斯坦、我
们的封⾂们、说不定还有我们的邻国，同时为敌。我们只能
有⼀个敌⼈，就⼀个。这样我们才有可能胜利。”

“所以你让我和亲法尔科斯塔，”罗兰苦涩地说，“这样就可
以⼲脆利落地把我移出棋盘，给你增添⼀个新盟友，还能让
封⾂们闭嘴。后吃⻋note。”

黛芙妮快要失去耐⼼了。“该死的，罗兰，告诉我你想要什
么！说出来，让我⾄少能考虑考虑啊。你更希望被送回边
境，统领我们的军队吗？那我可以对封⾂们说，你的位置是
在战场上。依我看，不管抗击哈斯塔费尔的结局如何，在我
们有⽣之年，边境都少不了纷争，所以你⼤可以为之奋⽃终
⽣。等杰赛普叔叔过世，你可以坐上他的位⼦。这就是你的
愿望吗？”

罗兰单⼿抹了把脸。在法尔科斯塔，像我这样的男⼈会被吊
死；⼀个来⾃那⾥的公主是不会体谅我的。他想到战⽃，想
到⻢上就要⾯临冬天的⼭隘，想到哈斯塔费尔的军队能从海
路补充⽣⼒军和物资，⽽与此同时，罗兰⼿下的⼈只能靠着
⼭路跋涉运来的微薄⼝粮过活。他想到他们那些敌⼈眼中闪
烁的疯狂的光芒，不知哈斯塔费尔施了什么魔法驱使着他们
奋勇直前。我敢肯定，如果没了武器，他们会⽤⽛⻮杀死我
们。在他隐秘的脑海深处，他允许⾃⼰把话说出来：那些⼈



仿佛已经死了。

罗兰很清楚，还有不到⼀个⽉，他们就要与之再次交锋。他
原本希望能在家⾥待上⼏周，为他的⽗亲哀悼守孝，看着他
的姐姐登上王位。然后，他将带上⼏队⽣⼒军回到他的朋友
和将⼠们身边，尽管这些新加⼊的⼈很可能要么太⽼，要么
太年轻，当然肯定也不是什么沙场⽼将。⽶斯塔拉已经流⼲
了⾎液。另⼀⽅⾯，法尔科斯塔坐拥⼤量训练有素的⼠兵，
却按兵不动。他们的兵⼒⽐拉蒙特多多了，因为法尔科斯塔
是个内陆国家，受“⼤崩裂”的影响较⼩。这些兵⼒可能会起
到决定性作⽤。如果不娶那个⼥孩，我是不是等于辜负了我
的⼈⺠？

“黛芙妮，我们这边的魔法师在研究对抗佐尔塞斯坦的技术
⽅⾯有什么进展吗？”

她摇了摇头。“我认为他们太过谨⼩慎微了，他们有⼀千条
规矩。⽗亲的改⾰还不够彻底。”

罗兰点了点头。在宣布⼥⼈可以统治国家、男孩可以互相亲
吻⽽不⽤上绞刑架的同时，⽗亲废除的另⼀项禁令就是使⽤
魔法。诚然，在⽶斯塔拉，魔法的历史错综复杂。禁⽌使⽤
魔法的法律只是在“⼤崩裂”发⽣后的戒严时期才紧急出台
的。

“还有⼀件事，”黛芙妮说，“你肯定不会喜欢。我必须告诉
你，免得你明天没有⼼理准备。”

罗兰苦笑。“⽐娶法尔科斯塔的公主还糟糕吗？”



黛芙妮狡黠⼀笑。“可能没有那个糟。”

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我邀请了⼀位代表——代表卡卡罗思出席。”

罗兰眨了眨眼。他很肯定⾃⼰听错了。“你……什么？”

黛芙妮⽤令⼈抓狂的耐⼼慢条斯理道：“我邀请了卡卡罗思
法师阁下——”

“法师阁下”这个尊称让罗兰⽆法接受。“你是说‘死灵法
师’卡卡罗思？祸害王国的根源？⽗亲的宿敌？”

“被⽗亲打败的宿敌。”黛芙妮说。“他蛰居在那座塔⾥已经
⼗多年没有出来过了，罗兰。”

“那是因为我们不许他出来！”

“他在⼀⼩⽚要死不活的森林⾥，统治着⼀座被烧⿊的塔。
请原谅我没有因为恐惧⽽颤抖。”

罗兰仍然不依不饶，⽓急败坏道：“就是因为他，我们的⼈
⺠死后不得不身⾸分离地下葬！”

黛芙妮露出⼀副不为所动的沉稳表情。“那么，我想你明天
应该会好受点，因为他本⼈不会到场，⽽是派他的学徒
来。”

“死灵法师的学徒，别名也叫死灵法师。”



“如果死⼈开始⾛路，我们就知道该找谁负责了。”

“这不好笑，黛芙。祖⽗的棺材板快压不住了。”

黛芙妮刚要回应，却发出⼀声很不淑⼥的喷笑，赶紧⽤⼀只
⼿捂住了嘴。她和罗兰互相凝视⽚刻，然后两⼈都⼤笑起
来。

“这不好笑。”罗兰重复道，但哈哈⼤笑的感觉很舒服。不仅
如此，看到黛芙妮哈哈⼤笑，感觉也很舒服。于是他⼜补充
道：“我是真的希望他别把祖⽗给复活了。”这次是真的在说
笑了。

黛芙妮擦了擦眼⻆的泪⽔。“那我们对他⽼⼈家可有得解释
了。”

“从为什么要登基的是你开始。”

“并以你今晚出去是跟谁⼀块⼉混结束。”

罗兰乐得浑身发抖。

黛芙妮收敛了⼀下情绪。“如果连我们都不能设法让祖⽗掀
开棺材板，那就没有哪个死灵法师的学徒能做到。”她深吸
了⼀⼝⽓。“你跟我说，你在边境上与魔物作战，也许我们
需要⽤不相上下的东⻄来反击。”

罗兰的肩膀垮了下来。“这不是答案，黛芙。”

“也许你是对的，但我打算尽⼀切努⼒放⼿⼀搏。”



“最起码的，我们的魔法师会不会给他戴上某种项圈？”

“那样的话，就算不得诚意之举了。”

“确实不够诚意，那是⼀种⾃我保护之举。”

“我打算先⾛诚意路线。”

“这是个错误，黛芙。”

“你的反对我收到了，罗兰。”

 

第四章：镜之屋

瑟瑞斯听闻过关于这座宫殿的描述，其中绝⼤部分内容都和
现实对得上。出乎他意料的是那些镜⼦。它们把光线反射回
来，令⼀间间⻓⻓的屋⼦看起来更⻓了，彩绘的天花板仿佛
⽆边⽆际，⻩铜和⻩⾦显得更突出、更明亮了。瑟瑞斯发现
他正在想⾃⼰能⽤这么多的反射⾯做什么，可能会通过它们
把什么给带过来。这帮⼈在魔法⽅⾯简直是婴⼉级别。

这还⽤说吗。这⾥是⽶斯塔拉，这⾥的⼈⼀直以杀害本国的
魔法师为国策，直到⼗五年前才罢⼿；哪怕到了现在，魔法
师们的待遇依然跟挂着狗链被驯服了的狗差不多。

⽽现在，他们想和⼀只狼谈谈。



这⾥的⼈竟然没有拿嘴套伺候他，他不禁有点⼩惊讶。卫兵
和仆⼈们似乎不知道他的身份，只知道他的名字，以及他是
位受邀⽽来的客⼈。就他⽬前所感知到的，这些⼈当中没有
会魔法的。瑟瑞斯不知该对他们的信任感到受宠若惊，还是
为他们的判断⼒着急。

他原本希望能私下与⼥王进⾏会谈。⼀个⼩时，要么接受他
的条件要么拒绝，然后他就可以上路了。他没有这般好运
⽓。他被领进⼀间舒适但没有窗户的屋⼦，墙壁的烛台上点
着数不尽的油灯——⼀看就是王宫的战略会议室。这屋⾥有⼀
个存放书籍和卷轴的⼩型图书室，墙上挂着详细的地图，还
有⼀张⼤桌⼦，上⾯放着最新的地图。桌⾯上稀稀拉拉地摆
着雕刻精美的⼩物件，显然是代表兵⼒调动的模型。这间屋
⾥只有⼀⾯镜⼦，远远地镶在对⾯的墙上，那个位置本来很
适合开个窗的。显然，这是⼀间防卫严密的屋⼦，⾥⾯的⽂
件可能包含国家机密。他们对我可真是信任啊，我想知道他
们是否真的意识到这份信任的程度有多⼤。

茶和⽔装在闪闪发光的银⽔壶⾥，摆在餐具柜上，旁边还配
有精致的瓷杯。奶酪、腌⾁、切好的⽔果和热腾腾的⾯包⽤
⻓⻓的银托盘盛放，搭配着⼀簇簇鲜花，摆成精巧的图案。
有些⽔果，瑟瑞斯只在书上⻅过。他强迫⾃⼰别⼀直盯着
看。⼀名身穿宫廷制服的⼥⼈指点着⼀罐罐的蜂蜜、果酱和
⻩油给他看，递给他⼀个银盘和叉⼦——上⾯压印着缠绕的藤
蔓，搭配王室徽章。制作餐⼱的亚麻布⽐瑟瑞斯的衬衫质地
还精细。“您还想来点其他点⼼吗，先⽣？”

瑟瑞斯摇了摇头，对⽅没说什么就离开了。我不应该吃或者
喝这⾥的任何东⻄，他告诉⾃⼰，⾥⾯可能掺有毒药或魔
法。但其他⼈都在吃，⽽且他在任何东⻄上都感觉不出丝毫



的灵场痕迹。在瑟瑞斯看来，有⼀件事是越来越清楚了——这
⾥的⼈对如何构建⼀个复杂的魔法陷阱⼀窍不通。我可能要
在这⾥待上⼀整天，要是因为饥饿⽽昏倒，那就得不偿失
了。

有⼏个⼈在屋⼦的另⼀头聊着天。瑟瑞斯⼀边试图辨认他们
的身份，⼀边毫不客⽓地吃了⼀顿回味⽆穷、以后不太可能
会吃得到的早餐。⽼国王有三个弟弟，三⼈都拥有领地和影
响⼒。最年⻓的温斯洛普被认为是最有政治头脑的⼀个，也
是⽴场最保守的，颇受封⾂们拥戴。瑟瑞斯根据半身塑像和
画像认出了他——⼀个嗓⾳洪亮的⼤个⼦，在那⾯镜⼦前被⼈
前呼后拥着。他约摸五⼗岁，深⾊的胡⼦刚刚开始变灰⽩。

⼆弟杰赛普在边境担任总司令，不会出席。最⼩的弟弟曼尼
弗德声称⾃⼰⽐起政治更喜欢⻢和猎狗，但⼤家都说⼥王会
听取他的意⻅。瑟瑞斯凭借他与温斯洛普相似的⾯相认出了
他，只不过他要苗条⼀些，刮了胡⼦，⽽且他的声⾳也没有
响彻整个房间。

⼥王的其他谏⾂有不少都与她的叔⽗们是同辈——那些⼈曾为
她的⽗亲出谋划策——不过她对她的⼏位表亲也⻘睐有加。此
外，应该还有来⾃法尔科斯塔和拉蒙特的使者，尽管瑟瑞斯
认为他们还没有到场。

屋⾥的男⼈们都戴着时下流⾏的精致假发——卷发及肩，其中
⼏绺⽤⾦银制的装饰扎起来，不时还有宝⽯闪闪发光。瑟瑞
斯是在场唯⼀⼀个没有打扮成这样的男⼈，虽然他尽了最⼤
努⼒，但还是感到有点⼼虚。稳住，他告诉⾃⼰，他们才是
住在满是镜⼦的房⼦⾥的⽩痴。



⼈们向他投来好奇的⽬光。瑟瑞斯觉得这些⼈肯定不知道他
是谁。他端起⼀杯咖啡，靠查看地图打发时间。在⼀⾯墙
上，⼀张张画⻛精细的⽺⽪纸组成了⼀幅让⼈浮想联翩的历
史画卷：⼀开始，它们展现的是各个争闹不休的国家之间边
界的变化；然后，到了距今⼆⼗六年前，有⼈在墙上画了⼀
道红线，将地图分成两组。这就是“⼤崩裂”——那场⼤地震把
“影海”变成了“碎海”，同时也将新的魔法释放给了全世界。
瑟瑞斯就是四年后出⽣的，属于新⽣代魔法师中的第⼀代。

那之后的地理描绘就不那么精细，也没那么确定了。各个王
国的领⼟因为那场地震变得七零⼋碎，领⼟上⾯的居⺠随之
分离开来，相隔⼏百哩之远；以前从未毗连的⺠族则被送进
了彼此的后院。⽽对于⽶斯塔拉，“⼤崩裂”让⻄部升起了⼭
脉，阻断了宝贵的海岸地区与王国的⼤部分领⼟之间的联
系。那些港⼝和贸易曾经造就出这座美轮美奂的宫殿，如今
却仅靠群⼭中⼀条⼩道相连，关于那⼀带的地形图甚⾄还没
有绘制完成。⽶斯塔拉贪婪的南部邻国佐尔塞斯坦利⽤这个
机会沿着海岸线进军，夺取了那些港⼝。此时，他们开⼊了
⼭区，朝着拥有丰饶农⽥和森林的内陆地区推进——或者说，
那块曾经拥有丰饶的农⽥和森林的地区。

佐尔塞斯坦历来好战。南部诸王国地形崎岖，宛如迷宫，继
⽽孕育了强韧的⼈⺠和更强韧的⻢匹。昔⽇的⽶斯塔拉则不
然，境内⼀⻢平川。她曾经拥有⼀⽀海军，以及海上的盟
友。如今，她的盟友们身陷战争，⾃顾不暇，她的海军更是
不复存在。即便如此，瑟瑞斯⼼想，倘若她没有杀掉⾃家的
魔法师们，或许还有⾃保之⼒。

“⼤崩裂”发⽣后，黛芙妮的祖⽗吓得⼿⾜⽆措，⽴即宣布魔
法为⾮法。当然，他也并⾮毫⽆道理，卡卡罗思是其中的主



要原因。国王听从了谏⾂中最极端最保守的那⼀撮，他们告
诉国王，必须将王国中⼀切不⾃然的存在清除⼲净。于是魔
法师们死了，同样死去的还有外国⼈、同性恋者和不守妇道
的⼥⼈。

然⽽新的魔法仍然在滋⽣，死⼈开始⾛路，这在他们的邻国
眼⾥是⼀个机遇。与⽶斯塔拉不同，佐尔塞斯坦欣然接受了
新魔法——或者说，他们是被新魔法征服了。“⼤崩裂”发⽣五
年后，那⾥的君主制就被推翻了。现在掌权的军阀是⼀名术
⼠，以“哈斯塔费尔⼤⼈”为名号。他有⼀只硕⼤的、⿊狼形
态的恶魔，⽽他⽤起魔法来可是毫⽆保留的。

如果这还不够糟糕的话，⼭脉的出现造成了⾬影效应note，
正在永久性地改变着碎海以东的⼤地，⽽且情况越来越严
峻。有⼈说那⾥将成为⼀⽚沙漠，农作物正在衰败。

新的河流从群⼭中涌出，新的灌溉技术正在试⽤中。尽管如
此，⼲旱仍在加剧。

难怪他们准备找狼谈谈。

过了⼀会⼉，⼀名仆⼈进来宣布道：“拉蒙特的安东王⼦殿
下驾到。”随后是⼏位伯爵，以及后⾯的“法尔科斯塔的诺雷
斯国王陛下驾到。”诺雷斯带来了他的⼩⼥⼉——她不过⼗来
岁，还是个孩⼦，但却穿着更适合丰满⼥⼦的⾐裙。那件⼤
⼈的⾐服在她身上显得别别扭扭。

屋⾥越来越热闹了，到处都是隆隆的说话声，回避与他⼈的
对话也变得困难起来。瑟瑞斯避开了两次假惺惺的客套寒
暄。安东王⼦试图把⼀只空茶杯递给他，显然认为他是个仆



⼈。

瑟瑞斯不禁想象出⽤⽕球把他点燃的⽣动场⾯，⼩⼩窃喜了
⼀下。

最后，⼀名男仆来到⻔⼝，宣布道：“⽶斯塔拉的黛芙妮⼥
王陛下及罗兰王⼦殿下驾到。”

黛芙妮简直就是⼥版的她⽗亲——这⼀点让瑟瑞斯浑身不⾃
在，但他认为这也不能怪到她身上。她站在⻔⾥等待了⼀会
⼉，她那位战功赫赫的弟弟在她背后，身形魁梧。她的灰⾊
眼睛扫视着屋⾥的⼈，落到瑟瑞斯身上时停顿了⼀下，微微
致意。

然后，黛芙妮⽤平静⼜清晰的声⾳向众⼈致辞：“诸位亲
友、诸位宾朋、各国友邻们，感谢你们的到来。正如你们所
知道的，我们正处于⼀个⾄关重要的时刻——哈斯塔费尔⼤⼈
已逼近我们的家⻔。如果我们还想以⼀个个独⽴王国的形式
将⾃⼰的命运牢牢掌控在⼿，就必须果断采取⾏动。若说我
们什么时候应该将分歧都搁置下来，那就是现在。”

虽然没有群起附和，但⼈群中有⼀部分⼈絮絮低语着表示赞
同。黛芙妮向桌⼦⾛去，其他⼈也都转身去找⾃⼰的椅⼦。
座位是早已经安排好的，瑟瑞斯之前就找到了⾃⼰的位置——
⼥王选择让他坐在她弟弟的正对⾯。瑟瑞斯认为这样的安排
是很妥当的，罗兰⽐在场的任何⼈都更了解在边境上针对他
们部署的魔法。不过，瑟瑞斯可不想跟这个⼈对话——骑⼠总
是让他感到不安。

⾃然，罗兰王⼦戴着最华丽的假发——⼀头深⾊卷发，上⾯点



缀着蓝宝⽯，捆扎发绺的饰品是⾦制的。就瑟瑞斯视线所
及，眼前的每⼀件⻢甲和外套都剪裁完美、刺绣精细。这屋
⾥的⾦银织锦加起来可以买下⼀辆四驾⻢⻋……不，能买五
辆。

稳住。

令他恼⽕的是，瑟瑞斯能感觉到罗兰在盯着他看。王⼦已经
就座，然后就……僵住了。没⻅过死灵法师吗，⼤⼈？你以为
我们看起来会像死⼫吗？还是说，你只是被我的时尚品味震
撼到了？

瑟瑞斯突然⽕⼤得不⾏，便⿎起勇⽓直视罗兰的脸。这男⼈
⽅正的下巴好像脱⾅了似的，他⻓着⾦⾊的胡须，与他的假
发⾊调不搭。愚蠢的贵族时尚。

瑟瑞斯不再遮遮掩掩地了，⽽是故意⽤傲然的神情瞪视对
⽅：怎么了？

然后，他的胃翻江倒海起来。

迷迷糊糊中，他听到⼥王说：“在座的各位与会者中，有⼀
位我还没来得及介绍——魔法师卡卡罗思的弟⼦瑟瑞斯法师阁
下，已经同意听取我们的情况。他和他的师⽗有可能施以援
⼿。我尤其想要听听他对哈斯塔费尔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表现
有何⾼⻅，那些⼈似乎被某种⾮⼈的⼒量所驱使，这⼀点，
诸位已经达成了共识。为此……”她在她弟弟和她邀请来的死
灵法师之间挥了挥⼿，“罗兰，这是瑟瑞斯。瑟瑞斯，这是
罗兰。”



（试阅仅提供内容参考，欢迎购买全⽂，获得更全⾯的电⼦
书阅读体验。）


